
一代臬雄與漢奸 

從汪精衛（1883-1944）詩詞窺探偽國民政府於抗戰時期的角色 

慈幼英文學校 中五級 黃頌軒 

隨著八年抗戰結束七十二年，有關“偽國民政府”的資料和評價亦相繼破繭

而出，然而對於汪精衛在戰時的責任史學界仍眾說紛紜，而現今史學界對偽國民

政府的探討，大多集中利用官方文件等客觀證據，而本文嘗試從汪精衛的《雙照

樓詩詞》1窺探其內心世界，從另一角度對偽國民政府在抗戰時的角色作出探討。 

汪精衛於歷史上最為人所熟知的，莫過於他於 1940 年 3 月在南京佔領區為

日軍成立五院制的偽國民政府，因而被後世稱為一代漢奸。但筆者認為，倘單就

表面的史事而作出評鑑，未免流於簡化，恐怕輕易排除了汪偽政權之成立，乃出

於無奈的可能性。 

觀乎汪氏早年詩作，如〈被逮口占〉（1910）：“他時好花發，認取血痕斑”、

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”2，正是他因刺殺攝政王載灃（1883-1951）失敗、

被清（1644-1912）廷判處終生監禁而題。當中可見證汪氏不畏死亡，捍衛民族

大義的本性，日後出於利益而投日，實在讓人難免感到疑惑。而著名學者余英時

（1930- ）在《雙照樓詩詞藁》之序言中也自言在抗戰期間讀起〈被逮口占〉，

認為汪氏為民族英雄，直到1946年方知其“漢奸＂身份3。可見汪氏的漢奸形象，

實於抗戰結束後才開始植根於民心。此外，〈獄中雜感〉、〈秋夜〉等獄中詩作也

反映其早年之愛國形象。而〈廣州感事〉：“過江名士多於鯽，祇恐新亭淚不收

＂更反映汪氏對護法運動失敗的傷感。筆者認為，《雙照樓詩詞藁》上卷反映汪

氏早年的愛國之心，是毋庸置疑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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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汪氏在 1940 年前一直主張和平，力免戰爭，從他種種行徑亦可得

知。汪氏〈入吳淞口〉（1923）寫他晤見張作霖（1875-1928），面談和平統一事

宜4，可推斷汪氏崇尚和平的立場。加上汪氏於 1927 年不惜導致“寧漢分裂＂仍

反對武力清黨，亦可見其人道精神。及至 1938 年 11 月 3 日，日本首相近衞文麿

親王（1891-1945）宣佈“亞洲新秩序聲明＂，其中包括“東亞的永久合作＂、

“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＂、“經濟合作＂和“世界和平＂的原則。這些至少表面

看似溫和的條件，勾起汪氏等政客的停戰希望，亦不足為奇。最終，汪氏於 1938

年 12 月 8 日飛離重慶，4 日後與蔣介石（1887-1975）決裂5。從以上各汪、蔣決

裂前的事跡可以推斷，有可能是為了向日投降並“平等＂地與日合作，以換取和

平，而非利益。 

遺憾的是，隨著日本右翼勢力抬頭，在汪、蔣決裂後，日本政府拒絕承諾“亞

洲新秩序＂的內容，此時汪氏方知被騙，在蔣介石派人暗殺汪氏的威脅下，他唯

有無奈接受日本的要求──成立偽國民政府6。其中或可見一斑的證據是寫於 1939

年 6月 18日的〈舟夜〉7，當時汪氏已與蔣介石決裂，而詩中“神州重見百年沉”、

“淒然不作零丁嘆，檢點不失未盡心＂8，也或多或少反映誤信日本人的感慨。

早前汪氏於 5 月 31 日從上海到日本與日人交涉，可以推斷出汪氏乃因日本反口

而“未盡心”。而寫於汪氏離開重慶、到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之時的〈憶舊遊．

落葉〉，表達出進其對中國未來不可知的感嘆，如“儘嵗暮天寒，冰霜追逐千萬

程”
9，可見他一方面感慨自身未來日子的坎坷，另一方面亦對中國前景感到無

奈。 

毫無疑問，汪氏降日乃不智之舉；但若果只為利益，則不可能從其文學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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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見一腔悔恨。在《李宗仁回憶錄》中提及汪氏雖作漢奸，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

戰的勾當，只是管治淪陷區的生活，並以和平交涉的方式取消各國在中國的租界

10。同時汪氏仍然關心持續進行的戰局，詩作亦處處流露家國之情。例如〈八月

二日乘飛機到廣州，留七日別去，飛機中作三絕句寄冰如〉中有句“纔作孤鴻海

上來，飛飛又去越王臺”
11，用孤鴻來自喻，可見其對家國之情深，亦因征戰傷

亡無數而感慨。另外汪偽政權時期的〈滿江紅〉“驀地西風，吹起我亂愁千疊＂12、

〈虞美人〉“故人熱血不空流，挽作天河一洗為神州＂13等句，亦反映出對家國

陷於戰火的擔憂。而〈不寐〉一作中“如含瓦石愧前賢”之句，更反映出汪氏知

道自己淪為傀儡時的傷感與悔疚。誠如徐中約《中國近代史》對汪氏的評價： 

也許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從長期來看不會傷害中國，而短期

內又可實實在在地減少大量的苦難14。 

從以上各種詩作之中，都可說明汪氏於投日之後，仍然關心戰局，渴求和平，不

忍同胞受苦，同時亦對於受騙於日本感到後悔和內疚。 

最終汪氏於 1940 年 6 月 14 日赴日交涉，17 日抵東京，23 日會晤日本藏相

河田烈（1883-1963）及首相近衛文麿，行程中寫成〈金縷曲〉一詞，處處流露

着憂國憂民、卻受日人蒙騙的無可奈何。上闕的“誰與攬，澄清轡”
15、下闕的“為

投筆，歌斷指”
16等句，讚揚了革命英雄黃興（1874-1916）於黃花崗起義中斷指

一事，足見其愛國心切，誠如汪夢川以“強烈之犠牲情結＂及“民胞物與之志境也”

形容汪精衛，相信汪氏投日並非單純出個人利益考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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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氏對投日的悔恨，於其晚年作品中更為明顯可見。其中一次宴席間吟誦之

作〈六十生日口占〉“六十年無一事成，不須悲慨不須驚”
 17之句，亦可謂其一生

悔疚之總結，亦可作為 1940 年的汪氏不過出於曲線救國、只是為日所誤才抱恨

終生的旁證。 

毫無疑問，汪精衛曲“不負少年”到“六十年無一事成”是因 1938 年投日的重

大錯誤，但面對比中國先進幾十年的日本，汪氏對抗戰勝利無望而委曲求全，出

於愛國之心亦不無可能。至於汪精衛投日的真正目的，仍有待史學界進一步探究

再作判定，然而八年抗戰死傷慘重，或許只能以汪氏〈朝中措〉中“為問青山綠

水，能禁幾度興亡”
18作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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